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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要知足，做学问要不知足”

1946 年 10 月，一艘从德国开往上海的海轮上，一位中国医生在甲板

上成功为一名肝脏破损、生命垂危的患者实施了肝脏缝补手术，患者转

危为安。船还未靠岸，裘法祖的名声已经红遍上海滩。

10 年前，他只身远赴德国；10 年后，获得慕尼黑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的裘法祖，选择放弃德国的安稳和高薪学成归国。

在他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岁月里，裘法祖致力于祖国的医疗卫生、教育、

裘法祖（1914 年 12 月—2008 年 6 月），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我国普通外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器官移植外科创始人之一，在普

通外科的成就推动了我国外科学的发展。他创造的外科手术方式被誉

为“裘氏术式”。曾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荣获全国先

进科技工作者、“最美奋斗者”等称号。

裘法祖
中国外科大师的三会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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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事业，为中国现代外科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裘法祖率先在国内提出把大外科分为普通外科、骨科、胸心外科等，

奠定了今天医学里的专科概念。

他主持创建了我国最早的器官移植机构——原同济医科大学器官移

植研究所，并组建了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为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发

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他同时又是我国晚期血吸虫病外科治疗的开创者。

60 多年来，裘法祖“稳、准、轻、细、快”的高超技术被公誉为“裘

氏术式”，并改进新术式不下数十种，挽救了无数患者的生命。“他要划

破两张纸，下面的第三张纸一定完好无损”，这套“裘氏手术规范”也

影响了我国许多外科医生。据说中国的外科医生在做手术时，只要相互

看一眼，就知道对方是不是裘法祖的门下，因为“裘氏手术”讲究精准，

尽量减少对患者的损伤。

裘法祖院士一生桃李满天下，他向学生强调医生要做到“三会”“三

知”，即“手术要会做、经验要会写、上课要会讲”“做人要知足，做事

要知不足，做学问要不知足”。主张对青年医师要“大胆放手、具体指导、

严格要求”。他提携后辈，甘当人梯，桃李满天下，亲手培养了大批优秀

外科人才，如吴孟超等，不少已成为国内外知名学者。他以培育新秀为人

生乐事，2004 年，他拿出毕生奖金设立了“裘法祖普通外科医学青年基金”。

他曾表示，“我并不认为名字放在学生之后就没‘面子’。相反，名

字放在学生前面，我才觉得丢脸，因为那是欺世盗名的事”。

而这也不只是说说而已。

2001 年 8 月，武汉市颁布该年度科学技术进步奖，居一等奖之首的

是“体外培育牛黄”项目，在该项目的完成人员中，院士裘法祖教授排

在第二，排名第一的是他的学生蔡红娇。

“院士怎么排在学生之后？”获奖项目公告当天，疑问声不断。“当

然应该把她的名字放在前面。这项成果是蔡教授花了十几年心血完成的，



151

我只是对她有些支持。凭什么名气大些就应该排第一？”裘法祖回应得有

些激动。“没有裘教授指导和帮助，我完成不了这个课题。”蔡红娇说，

为解决这一世界难题，裘法祖跑经费、查资料，耐心指导。报成果时，

裘法祖坚持不让署自己的名字。蔡红娇等人多次要求后，裘法祖才妥协：

“那就把我的名字放在后面吧。”

他是“人民医学家”

“一个患者愿意在全身麻醉的情况下，让医生在他肚子上划一刀，对

医生是多大的信任啊。这种以生命相托的信任，理应赢得医生亲人般的

赤诚。”这是裘法祖常挂在嘴边的话。

他还常常教育自己的学生：“医术不论高低，医德最是重要。医生在

技术上有高低之分，但在医德上必须是高尚的。一个好的医生就应该做

到急患者之所急，想患者之所想，把患者当作自己的亲人。”

同济医院原院长陈安民回忆当年裘法祖带学生的情景说：“裘老查房

时，我们这些负责主诉病情的年轻医生最紧张了，如果对患者病情了解

不准、回答不出问题，裘老一定会狠狠批评。”他也一直以此为标准严

格要求自己，只要是冬天去病房，裘法祖一定会把听诊器在自己的胸口

焐热了才会给患者检查。裘法祖做手术还有一个特殊的规矩：术前他一

定要亲自清点每一件器械、每一块纱布，术后再一一点对，因此，一直

以来裘法祖的手术台都被认为是最安全的。

“对待患者就像大人背小孩过河一样，从河的这一岸背到对岸才安

全。”本着这种对患者高度负责的精神，从医 60 余年，裘法祖施行手

术无数，未错一刀。

他时常告诫学生，当医生要热爱患者，第一要不怕脏不怕累，第二要

小心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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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同济医学院医疗

系 1953 级校友王新房和同

学跟裘法祖查房，看到一个

患者伤口流脓，裘法祖走上

前用手去摸伤口，并对他们

说，“要摸，不能怕脏”，

摸完还把手放进嘴里。看着

学生们 一 脸 惊 愕， 裘法祖

笑 问：“ 你 看我有什么异

样？”看他们答不出，裘法祖说：“我用食指摸伤口，放进口里的是中指，

你们观察不细致啊！”

裘法祖对自己有个要求，自己做过手术的患者，他一定一天三次地看

望。如果是别的医生的患者请教了他，他也会一天三次地看，而且还会

经常问主治医生患者身体的各项指标，弄得医生们都不敢怠慢。

对于患者写给他的信，他也是每一封都会回。

湖北黄石一名女工骑自行车不慎将头部摔伤，此后经常闹头痛，看了

很多医生，都没见好。一次偶然机会，她给医院写了封信，被转交给裘法祖。

那年农历大年三十，裘法祖给这名女工回了信。信上，裘法祖拟定

了治疗方案，连药的服法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女工按照裘老的方法服药，

一年多后她的病痊愈了。

2004 年，湖北省人民政府授予裘法祖“人民医学家”称号，而这个

称号更是千千万万位患者的肺腑心声。

就在裘法祖去世前的半个月，他还在为汶川地震伤员会诊。2008 年 5

月 24 日，当第一批汶川地震伤员抵达武汉后，94 岁高龄的裘法祖先生仍

然坚持来到病床前为伤员进行临床诊断。在会诊时，裘老还一再叮嘱医

生在抢救一名下肢受伤的 16 岁伤员时，“要想尽一切办法保住肢体，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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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为他以后能行走做好准备”。

几天后的 6 月 14 日清晨，裘法祖安静地离开了人世。来自震区的 39

岁伤员何成弟还并不知道，当时为他看病的就是裘法祖院士，他不知道院

士的级别有多高，只记得这个很和蔼的老医生拉着他的手，轻轻叮嘱他：

“好好休息，不用担心，一定能治好。”

裘法祖一生为无数人救死扶伤，但他总说，给他印象最深的还是农民

患者。

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李培根院士回忆说，20 世纪 70 年代，他下乡到

湖北省嘉鱼县，一位老乡找到他，想问问能否找裘先生看病。当时，裘

法祖已经是学术界的权威了，他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提了一次，没想到裘

老马上着急地说：“你叫他立即来找我。”后来，这名农民得到了裘法

祖非常细心的检查。

“他们受着生活贫困和疾病的双重折磨。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他们找

我时的痛苦表情，当时就感到无形中有一股力量和责任要求我一定要挽救

他们的生命。”正是裘法祖心存的这种大爱，让他对患者始终充满热爱，

对生命充满尊敬与关切。他以妙手仁心，获得了他最看重的“医德风范

终身奖”。

但裘法祖在多次采访中一再申明：“不要把我抬得太高，不要称什么

泰斗，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外科医生。”

他告诉记者，当好一名医生不容易，特别是外科医生，风险很大，责

任很重，可以说是如履薄冰。

一个好医生是怎么来的呢？裘法祖说，不是靠媒体宣传出来的，是一

个一个患者看出来的，只要患者需要，医生就要履行自己的职责。有位

姓王的小姑娘，为感谢裘教授救命之恩，把名字都改为裘党生。“只要

你确确实实为患者解决了痛苦，患者会记你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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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回国效力，用一生时间成就少年理想

裘法祖立志要做一名医生，初衷则是为了解除千万个母亲的病痛。

裘法祖出生在西子湖畔。从小学习勤奋的他，18 岁那年如愿考入同

济大学医学院预科班学习德语。

一年后他的母亲突然腹内剧痛，医生、郎中都束手无策，不久后母亲

就离开了人世。裘法祖查阅西医书籍后才发现他的母亲竟是死于在国外

只需要十几分钟做个手术就能解决问题的阑尾炎。

1936 年，在两个姐姐的资助下，裘法祖只身远赴德国留学。裘法祖

在学习上异常勤奋，上课时总抢着坐在第一排。毕业后的裘法祖成功应

聘上慕尼黑最大的市立医院，成为一名“志愿医生”，开启了他的医生

职业生涯。

在外科工作一年后，他才被允许做第一个阑尾切除术。在做第三个阑

尾切除手术时，患者是一位中年妇女，术后第 5 天这位患者忽然死去。尽

管尸体解剖没有发现手术方面的问题，但导师以严肃的眼光对他说：“裘，

她是一位 4 个孩子的妈妈。”

裘法祖在他的《旅德追忆》中写道，导师的这句话让他记忆深刻，影

响了他日后 60 多年外科生涯的作风和态度。

在来到德国的第 7 年，他被提升为外科主任。而由中国人担任外科主

任，这在当时的德国史无前例。

虽然在德国已经稳定，但当祖国需要时，裘法祖毅然选择回到了祖国

的怀抱。他常说：“我有三位母亲，一位是生养我的母亲，一位是教育

我的同济，一位是我热爱的祖国。”

1946 年年底，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传到德国，裘法祖婉拒了导

师和友人的挽留，决定辞去市立医院外科主任的职务，卖掉汽车和房子，

带着妻女执意回到了满目疮痍的祖国，受聘于同济大学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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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法祖的妻子裘罗懿是一名德国女性，为了丈夫的事业，她也选择离

开自己的故乡和亲人来到中国。在裘法祖 60 多年的医学生涯中，妻子裘

罗懿给予了他最大的支持和安慰。

1951 年，裘法祖以外科医生的身份参加了抗美援朝，1954—1958 年

还同时担任上海和武汉的外科教授，每个星期都要往返于两地给学生上

课。妻子裘罗懿在那段日子经常是一个人，她很少能见到丈夫，在家要

照看 3 个小孩。她不仅给孩子们一个幸福的家庭，同时还陪伴丈夫走过事

业的每一步。1958 年，经周恩来总理的批准，裘罗懿成为第一个加入中

国籍的德国人。

1979 年，裘法祖夫妇到德国访问的时候，慕尼黑市市长在接待宴会

上说：“裘夫人，您为中德友好工作做了很多贡献。我们愿意恢复您德

国国籍，您可有双重国籍而便于工作。”但裘罗懿说：“我非常感谢市

长的关心。我在中国生活得很好，很愉快！” 

多少年来，每当丈夫外出，裘夫人都会在窗口看着丈夫远去。裘法祖

曾说他们的婚姻是全世界最美满的婚姻。几十年时间里，夫妻两人一直

住在一个 50 平方米的房子里。

“这 50 平方米的房子够住吗？” 裘法祖不止一次被人关心。

“够住。做人我只求四点：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三餐温饱、四大

皆空。”裘法祖这样回应。

（撰稿：华中科技大学　童萱）


